
鲁甸县龙头山镇往西，群山深处有一
处叫乐马厂的地方。山坳里，废弃的老矿
洞星罗棋布，坍塌的冶炼炉遗址半掩于荒
草中。风穿过松林，发出低沉的回响，仿
佛在低声诉说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往事。

这里，是朱提银的故乡。
20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银矿与炉

火，见证过王朝的兴衰，聆听过马帮的铃
声，也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淬炼出独属于
滇东北的金属记忆。

古道里的银脉记忆
故事要从一条古道说起。
秦朝时期，常頞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

岭间凿出一条宽仅五尺的通道，北起巴
蜀，南抵滇中，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五尺道”。道路通了，藏在深山里的银矿
就此走进中原王朝的视野。

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朝廷
在今昭通一带设立朱提县。朱提（shū
shí），这个古地名从诞生之初起便与白银
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书·地理志》在朱提
县条目下的介绍只寥寥3字：“山出银。”而
唐代学者颜师古作注时，更是直接给出了

“出善银”的评价，可见朱提所产之银品质
优良。

朱提银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
王莽改制时，曾将白银划分为两等：

朱提银重8两为“一流”，价值1580钱；其他
产地的白银，同等重量只值1000钱。也就
是说，朱提银的身价比普通白银高出近六

成，是官方认证的“硬通货”。
“朱提”二字，自此成为优质白银的代

名词，在后世诗文里更是成了银子的雅
称。苏轼有句“朱提笑我囊空久”，便以

“朱提”代指银两，足见其流传之广。
到了东汉，朱提银的冶炼技艺更加成

熟。昭通市博物馆珍藏着一件 1935 年出
土于昭通郑家山的青铜洗，盆底铸有双鱼
纹，一旁刻有篆书铭文：“建初八年朱提造
作。”建初八年，即公元 83年。双鱼戏水，
纹样生动，字体朴拙而有力，静静地诉说
着1900多年前朱提工匠的精湛手艺。

炉火里的古法智慧
朱提银之所以享有“善银”的美誉，首

先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矿脉资源。
据史料记载，朱提地区的银矿石品位

极高，优质矿料平均含银量可达万分之二
十四，顶级矿料甚至能达到万分之九十
四。这在古代的采矿条件下，已是相当可
观的成色。

然而，好矿还得有好手艺。明代宋应
星在《天工开物·五金》篇中，详细记载了
古代炼银的工序——

第一步是“寻苗”，即找矿。经验丰富
的矿工会根据地表的岩石色泽、土壤气
味，判断地下是否藏有银矿。找到矿苗
后，开采出矿石，再经过反复挑选、捣碎、
淘洗，筛选出最精纯的矿料入炉冶炼。

第二步是“熔炼”，熔炼是最见功夫的环
节。矿石与炭料层层铺叠，点火鼓风，火候
把控全凭经验。宋应星记载：“火热功到，铅
沉下为底子。”银矿石往往伴生铅，高温环境
下，铅与银熔融下沉，杂质则化为炉渣浮于
表层。这一步，是“吹灰法”炼银的关键。

最后一步叫“吹灰”。将铅银合金放
入灰瓮中高温熔炼，铅被灰吸附，纯银则
留了下来。整套工序全靠匠人的观察和
手感——炉温过高或过低，时间太长或太
短都不行。

这套古法工艺，从唐宋延续至明清，
又从明清传到今天。鲁甸的老银匠们至
今仍说，炼银是个“慢活儿”，急不得，火候
到了，银子自然就出来了。

乐马厂的辉煌与沉寂
清朝是朱提银业的鼎盛时期。
乾隆年间，鲁甸乐马厂银矿迎来了它

的黄金时代。据《滇南志略》《昭通志稿》
记载，乐马厂是当时云南省内规模最大的
银厂之一。鼎盛时期，矿区聚集了10万余
名工人，48 座冶炼炉昼夜不熄，火光映红
了半边天。

那是怎样的盛况？
矿洞从山脚挖到山顶，骡马队沿着崎

岖的山道源源不断地运出矿石；炉房里，
铁锤声、风箱声、号子声此起彼伏，彻夜不
息；街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矿工、
手艺人摩肩接踵，酒楼、茶馆、当铺、钱庄
一应俱全。有人说，当年乐马厂最热闹的
时候，集镇上有 72条街、8座戏楼，繁华程
度不输县城。

朱提银顺着五尺道的旧辙，北入巴
蜀，东进湖广，流向全国各地。“朱提”二
字，成了那个时代滇东北最响亮的名片。

然而，咸丰年间以后，受矿脉枯竭、战
乱频仍等因素影响，乐马厂逐步走向沉
寂。炉火熄了，工人散了，曾经喧嚣的街市
慢慢被荒草掩埋。到了民国年间，乐马厂
只剩下几处残炉断壁在山风中静
静伫立。

但朱提银的锻造手艺并未彻
底断绝。

一些散落在民间的工匠坚
守祖传的技艺，在乡间打制银
饰、修补银器 ，还把这套古老
的炼银、锻银技法 ，一代代传
了下来。
从家族传承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刘光兵是鲁甸县刘氏朱提银

传统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刘光兵的先祖曾是乐马厂的炼银工匠，

银厂败落以后，一家人回到村里，依靠走村
串巷制作银饰为生。这门制作银饰的技艺
在刘家已传了上百年。

小时候，刘光兵常常站在父亲的打铁
炉旁观看。一把小锤、一把大锤，一块银
子在砧台上翻来覆去地敲，敲成薄片后，
再用錾子慢慢地刻出花纹。彼时的他满
心惊奇——一块坚硬的银子，怎么在父亲
的手里像面团一样听话。

真正接过传承的担子，是在20世纪90
年代。彼时传统银饰市场萧条，年轻人大
多外出务工，古老手艺眼看就要后继无
人。刘光兵不愿放弃，于是在镇上开了间
小作坊，一边打银饰，一边琢磨着怎么把
先辈留下的技艺传下去。

转机出现在近几年。随着非遗保护
力度的加大，朱提银冶炼锻制技艺被列入
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刘光兵也成了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鲁甸县建起了朱提银文化馆和传习点，越
来越多人开始知晓，在乌蒙山深处，还藏
着这样一门古老的手艺。

如今，朱提银早已走出深山。
当地企业开发出上百款文创产品——

小到一枚耳钉、一个吊坠，大到一套茶具、
一尊摆件，纹样既有传统的双鱼纹、云雷

纹，也融入了彝族的虎纹、火纹、马樱花纹
等民族元素。这门古老的技艺，正在以新
的面貌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直播电商的兴起，更是给这门老手艺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镜头前，银匠们一锤
一錾地打制银器，网友们隔着屏幕就能看
到银花绽放的过程。一把小锤敲了上千
年，如今敲出了新的乐章。

在朱提银文化馆里，陈列着这样一组
雕塑：老匠人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錾子，
身旁的年轻人正专注地观摩。一教一学，
无声地勾勒出朱提银技艺传承的脉络。

老一辈守着最纯正的古法，是技艺传
承的“定盘星”；中年人整理资料、规范教
学，承上启下；年轻人则带来新思路和新
玩法，让老手艺紧跟时代步伐。

站在乐马厂的遗址上回望，五尺道上
的马蹄声已然远去，乐马厂的炉火熄了又
燃，但那穿越岁月的锤声，还在乌蒙山的褶
皱里回响着。

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博物馆里静止
的展品，而是活在匠人手里，融入日常生
活，蕴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

朱提银的银花，还会继续在这片土地
上绚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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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昭通 2026 年度濒危失传剧
种（云南端公戏）公益性演出陆续走进镇
雄县雨河、芒部、木卓、尖山等乡镇。李氏
端公坛班带来《桃山救母》《攒营採宝》等
传统舞阳戏剧目，台下乡亲围坐观看，锣
鼓声、喝彩声回荡在乡间。这是镇雄县李
家班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戏剧
进乡村公益巡演，古老非遗走出坛场，来
到群众身边，以活态传承浸润乡土，为乡
村文化振兴注入精神力量。

谁也不曾料到，这门扎根雨河镇龙井
村大山深处的古老戏曲，早已跨越千里，登
上了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2025年10月
底，传统舞阳戏《桃山救母》亮相第十二届中
国—东盟（南宁）戏剧周，这出来自镇雄山村
的乡野大戏，收获海内外观众的热烈掌
声。镇雄舞阳戏的“出圈”绝非偶然，它是民
间世代坚守、职能部门多方托举、传承群体
守正创新共同浇灌出的非遗活化硕果。

镇雄舞阳戏，又叫阳戏、舞阳神戏、舞
阳花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昭通端
公戏的重要分支。整套戏文分阳戏、阴戏
各二十四折，武戏占比较高，主祀阳事，故
而得名舞阳戏，被列入昭通市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雨河镇龙井
村李氏端公坛班，是目前昭通境内唯一能
够完整开展舞阳戏活态演出的班社。

据坛班传承谱系与地方史料记载，清
乾隆年间，李氏先祖迁居龙井村，舞阳戏
随之扎根乌蒙山野，在家族内部口传心
授、代代赓续，至今已传至第 9代。“我从
小跟着父亲学戏，到我这里，已经是第 9
代传承人。”镇雄县李家班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坛班班主李杰说。

数百年来，李氏族人过着半农半艺的
生活：农忙时节扛锄耕作，种好一方田地；
农闲时敲起锣鼓，登台演绎。早期舞阳戏
多用于祭祀川主、药王、土主，也是当地群
众还愿庆寿、祈福纳祥的民俗载体，形成
了“祭中有戏、戏中有祭”的鲜明特质，被

视作西南戏曲的“活化石”。
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曾经，舞阳

戏面临剧本老化、戏服和面具陈旧、经费
短缺等多重困境，这门古老戏曲一度濒临
失传。但李氏一代代传人没有轻言放弃，
他们细心珍藏百年手抄古本、传统面具与
老戏服，严格恪守世代相传的唱腔、身段
礼仪与展演流程，坚持在庙会祈福、民间
还愿等民俗场合进行演出。正是凭着这
份扎根乡土的执着，历经 200余年岁月流
转，舞阳戏始终保有鲜活的民间生命力，
为后来走出大山积蓄了深厚的底气。

民间传承虽满怀热忱，但力量始终有
限，舞阳戏得以重焕生机，离不开各级文
旅部门与专家学者的保驾护航。

近年来，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镇雄
县文化和旅游局、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镇雄县文化馆持续推进舞阳戏
抢救与保护工作。工作人员开展系统性
田野调查，推动该项目完成非遗申报；落
实政策扶持，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
业务培训，搭建本土展演平台，积极推荐
坛班参与更高层级的文化活动。专家多
次下沉龙井村，从舞台服饰、表演程式、唱
腔打磨等方面给予细致指导。

镇雄县文化馆馆长李朝云说，得益
于非遗研究专家、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理
事王勇的推介，坛班曾登上贵州·福泉阳
戏文化节的舞台。而能够拿到第十二届
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的参演资格，
则由戏剧家、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杨军
与王勇共同举荐。

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是我国面
向东盟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戏剧交流平
台。在南宁的舞台上，《桃山救母》一经上
演便赢得满堂喝彩。借助现场展演、新闻
报道与短视频传播，藏于乌蒙大山的舞阳
戏被全国乃至海外观众看见，知名度大幅
提升。演出之余，坛班演员观摩各地剧
种，参与戏剧研讨交流，在开阔眼界的同

时，也为舞阳戏的创新发展汲取养分。
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跟得上时代。

唯有主动求变，才能让这门古老戏曲真正
具备走向更大舞台的能力。

如今，李氏端公坛班共有 20名成员，
其中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19岁，队伍
平均年龄30岁，年轻血液为这一古老剧种
注入了新活力。“我们一方面保留剧目里的
传统内核，剔除封建糟粕；另一方面融入现
代创意，让老戏焕发新生。”李杰介绍。

跳出乡村民俗祭祀的单一场景，坛班
主动对标现代舞台审美，对经典剧目进行
精简打磨，《桃山救母》《攒营採宝》等剧目
兼顾历史底蕴与舞台观赏性，既适合院坝
民俗演出，也适配专业剧场、对外文化交
流等多元场景。

为更好地开展濒危戏曲抢救与保护
工作，2025年，坛班注册成立镇雄县李家
班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昭通为数
不多的专注濒危戏曲活态保护的民间专
业演出团队。业务涵盖传统剧目抢救整
理、老剧本数字化存档、非遗研学、公益巡
演、对外展演等多个板块，推动民间戏班
的传承模式走向规范化。

登上国际舞台，不是舞阳戏传承之路
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载誉归来，
坛班没有远离故土，依旧扎根龙井村。他
们一方面服务地方民俗活动，另一方面持
续挖掘、复排传统剧目；常态化开展戏剧进
乡村、进校园公益演出，把面具、锣鼓与古
老唱腔带到田间地头、校园课堂，让更多本
地群众认识家乡的非遗瑰宝。

从农家院坝的祈福酬神，到面向东盟
的国际舞台；从依靠家族口传守住文化根
脉，到凭借多方扶持重获生机，再到以守
正创新实现破圈生长，镇雄舞阳戏的传承
故事，正是乌蒙大地上非遗活态传承的生
动样本。古老的锣鼓仍在山间回响，一代
代传人的接续努力，让这块戏曲“活化石”
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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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古戏踏浪出海
——镇雄舞阳戏从山村院坝走向国际舞台

碎 金 张 波 文/图

一屏一诗一屏一诗，，道尽朱提银千年风华道尽朱提银千年风华。。

李氏端公坛班在雨河镇开展戏剧进乡村公益性演出。

李氏端公坛班亮相第十二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

朱提银文化馆雕塑再现马帮运银往事。


